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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語絲
吳康民

台
灣
國
民
黨
元
老
、
前﹁
行
政
院
長﹂
郝
柏

村
，
日
前
在
北
京
參
加
一
九
三
七
年
七
月
七
日
盧

溝
橋
抗
日
戰
爭
紀
念
活
動
，
當
場
高
唱
︽
義
勇
軍

進
行
曲
︾
。
被
台
灣
綠
營
詆
為
向
北
京
獻
媚
，
並

為
其
子
郝
龍
斌
助
選
。

唱
︽
義
勇
軍
進
行
曲
︾
有
甚
麼
不
對
？
這
是
一
首
當
年
鼓
勵
抗

日
的
進
行
曲
，
差
不
多
人
人
會
唱
。﹁
中
華
民
族
到
了
最
危
險
的

時
候
，
每
個
人
被
迫
着
發
出
最
後
的
吼
聲﹂
，
是
這
個
吼
聲
，
喚

醒
千
千
萬
萬
的
中
國
人
。
以
弱
敵
強
，
經
過
持
久
抗
戰
，
終
於
取

得
抗
戰
的
勝
利
。

新
中
國
成
立
，
百
廢
待
興
，
中
國
人
民
認
為
︽
義
勇
軍
進
行

曲
︾
仍
有
其
現
實
意
義
，
可
以
喚
起
全
國
人
民
，
堅
強
奮
鬥
，
建

設
一
個
富
強
的
新
中
國
。
於
是
一
致
通
過
，
把
︽
義
勇
軍
進
行

曲
︾
定
為
國
歌
，
這
是
一
個
非
常
合
理
的
決
定
，
至
今
沒
有
過

時
，
正
像
法
國
以
︽
馬
賽
曲
︾
作
為
國
歌
一
樣
。

不
知
怎
的
，
一
九
七
八
年
的
全
國
人
大
五
屆
一
次
會
議
，
認
為

以
︽
義
勇
軍
進
行
曲
︾
作
為
國
歌
，
已
經
過
時
，
因
此
主
張
更
改

歌
詞
，
並
予
公
布
。
歌
詞
充
滿
對
毛
澤
東
的
個
人
崇
拜
的
詞
句
，

想
是
華
國
鋒
他
們
一
夥
的
主
意
。
可
是
，
當
年
代
表
們
唱
起
來
十

分
拗
口
，
覺
得
與
聶
耳
原
來
作
曲
的
調
子
不
調
和
。

到
了
五
屆
五
次
會
議
，
即
一
九
八
二
年
，
又
來
個
改
詞
後
的

﹁
撥
亂
反
正﹂
。
是
年
又
通
過
一
個
決
議
，
指
出
原
來
的
歌
詞

﹁
反
映
中
國
人
民
的
革
命
傳
統
，
體
現
了
居
安
思
危
的
思
想
，
激

勵
了
中
國
人
民
的
愛
國
主
義
精
神
，
多
年
來
已
經
深
入
人
心﹂
。

並
指
出
，
一
九
七
八
年
通
過
的
新
歌
詞
，﹁
各
方
面
一
直
有
不
同

意
見﹂
，﹁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許
多
代
表
，
憲
法
修
改
委
員
會

許
多
委
員
和
各
界
人
士
都
建
議
恢
復
國
歌
原
詞﹂
。
因
此
，
經
過

四
年
的
擾
擾
攘
攘
，
又
通
過
了
一
個
新
決
定
，
恢
復
原
來
的
國
歌

歌
詞
。

所
以
，
郝
柏
村
今
年
唱
的
，
可
以
說
是
當
年
他
作
為
一
位
抗
日

軍
人
，
人
人
都
會
唱
的
抗
日
進
行
曲
。
即
使
今
天
已
成
國
歌
，
也

像
法
國
的
︽
馬
賽
曲
︾
一
樣
，
仍
帶
有
抗
日
軍
歌
的
內
涵
。
郝
柏

村
到
達
盧
溝
橋
抗
戰
初
起
的
現
場
，
觸
景
生
情
，
唱
起
︽
義
勇
軍

進
行
曲
︾
，
誰
曰
不
宜
？

義勇軍進行曲

連
續
有
兩
位
電
視
台
女
藝
員
為
了﹁
感
情

問
題﹂
引
起﹁
失
禮
行
為﹂
，
一
人
遭
即
時

解
約
，
一
人
痛
哭
道
歉
、
暫
保
工
作
，
成
為

近
日
政
治
爭
論
以
外
，
報
紙
娛
樂
版
的
熱

話
。

第
一
位
事
主
與﹁
男
伴﹂
︵
暫
不
好
說
是﹁
男

朋
友﹂
︶
躲
在
傷
殘
人
士
專
用
廁
所
之
內
，
共
渡

超
過
正
常
大
小
解
必
須
的
時
間
，
被﹁
狗
仔
隊
記

者﹂
的
攝
影
鏡
頭
捕
捉
到
，
還
聽
聞
與﹁
方
便﹂

無
關
的
異
樣
叫
聲
，
人
贓
並
獲
。
一
男
一
女
反
鎖

在
廁
格
之
事
，
沒
有
甚
麼
稀
奇
古
怪
，
香
港
的
中

學
也
有
發
生
！
半
密
室
之
中
幹
甚
麼
？
天
知
地
知

你
知
我
知
而
矣
！
不
過
，
總
不
會
是
溫
習
功
課

罷
！
女
藝
員
與
富
有
的
男
性
朋
友
在
傷
殘
人
士
廁

所﹁
短
聚﹂
，
電
視
台
遂
予
以
即
時
解
約
的﹁
極

刑﹂
。

第
二
位
女
藝
員﹁
瘋
狂
裸
舞﹂
出
事
之
後
，
有

旁
觀
者
為﹁
殘
廁
事
件﹂
女
主
角
抱
不
平
，
質
疑

為
甚
麼
此
姝
過
輕
罰
重
，
另
一
人
三
點
盡
露
，
卻

得
到
電
視
台
高
層
力
保
過
關
？

這
個
疑
問
易
答
之
至
。
電
視
台
藝
員
在
工
作
以

外
有
甚
麼
行
差
踏
錯
，
所
受
責
難
每
每
因
為
其
走
紅
度
之
高

下
和
觀
眾
緣
之
厚
薄
影
響
。
同
樣
通
姦
、
同
樣
吸
毒
、
同
樣

醉
酒
駕
駛
等
等
，
不
見
得
都
要
承
受
相
同
的
後
果
。

且
另
舉
例
以
申
吾
說
。
香
港
有
一
個
著
名
飲
料
品
牌
，
在

十
多
年
前
因
為
生
產
出
錯
，
大
批
荳
奶
變
酸
，
須
要
回
收
銷

毀
。
事
後
全
香
港
的
消
費
者
都
原
諒
這
家
老
店
，
其
產
品
銷

量
迅
速
回
復
舊
觀
。
許
多
年
前
有
一
家
蠔
油
生
產
商
煮
焦
了

一
鍋
蠔
油
，
負
責
人
可
能
捨
不
得
棄
掉
，
照
樣
入
樽
銷
售
。

一
次
欺
客
，
此
後
業
務
就
一
蹶
不
振
了
。
這
就
是
商
譽
的
力

量
。電

視
台
藝
員
眾
多
，
能
夠
走
紅
，
除
了
自
身
條
件
能
力
之

外
，
還
得
靠
公
司
負
責
人
垂
青
，
給
你
演
出
機
會
才
可
。

﹁
佔
領
殘
廁﹂
和﹁
瘋
狂
裸
舞﹂
的
主
角
在
電
視
台
高
層
心

目
中
分
量
不
同
，
電
視
台
是
商
業
機
構
，
不
是
學
校
善
堂
，

豈
能
公
平
一
致
？
豈
會
如
學
校
老
師
給
每
一
個
學
生
評
一
評

操
行
分
？
說
得
不
好
聽
，
藝
員
只
要
有
號
召
力
，
則
男
人
拋

妻
棄
子
、
女
人
通
姦
奪
愛
，
都
可
以
繼
續
做
主
角
、
受
力

捧
。另

一
個
話
題
認
為﹁
瘋
狂
裸
舞﹂
的
女
主
角
本
身
是
受
害

人
，
被﹁
愛
過
的
人﹂
出
賣
，
將
不
雅
影
片
公
之
於
世
，
沒

有
理
由
要
求
她
向
觀
眾
、
公
眾
道
歉
云
云
。
這
個
片
段
筆
者

沒
有
看
過
，
只
知
除
了
普
通
露
胸
之
外
，
連
隱
私
之
處
也
大

大
方
方
的
展
露
於
愛
人
之
前
，
即
所
謂﹁
三
點
畢
露﹂
。
當

兩
個
人
的
感
情
關
係
疑
似
牽
涉
到
買
賣
成
分
，
真
是﹁
清
官

難
斷
家
務
事﹂
。
舊
日
俗
諺
有
云
：﹁
上
爐
香
，
歸
家

娘
。﹂
意
指
風
塵
女
子
若
得
從
良
，
舊
日
所
作
所
為
一
筆
勾

銷
。
現
在
有
攝
影
攝
錄
技
術
，
古
老
智
慧
變
得
失
效
。
所

謂
：﹁
寧
畀
人
知
，
莫
畀
人
見
。﹂
過
去
好
幾
年
不
停
有
香

港
女
藝
人
的
裸
照
、
艷
照
、
猥
褻
照
曝
光
，
還
是
有
人﹁
以

身
試
法﹂
，
去
試
民
間
社
會
大
眾
的﹁
法
度﹂
。
有
人
捱
得

過
，
可
以
繼
續
水
銀
燈
下
的
生
涯
；
有
人
捱
不
過
，
人
間
蒸

發
。
說
到
底
，
舞
台
始
終
是
個
英
雄
地
。

受
害
人
為
甚
麼
要
道
歉
？
娛
樂
事
業
吃
十
方
飯
，
不
可
以

跟
主
流﹁
米
飯
班
主﹂
的
習
俗
違
背
過
甚
。
電
視
台
的
高
層

要
保
你
，
只
能
叫
你
向
公
眾
道
歉
。
據
聞
還
有
更
多﹁
限
制

級﹂
材
料
未
公
佈
，
受
害
人
的﹁
預
後﹂
，
要
看
其
本
人
的

造
化
了
。

失禮藝人道歉記

這
個
標
題
來
自
沙
士
比
亞
的
一
句
名
言
：

﹁
當
烏
雲
出
現
時
，
聰
明
人
就
會
披
上
斗

篷
。﹂
那
麼
，
這
裡
的﹁
烏
雲﹂
意
謂
何
指

呢
？話

說
小
狸
最
近
看
到
一
篇
網
文
︱
︱
美
國

︽
赫
芬
頓
郵
報
︾
網
站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所
載
的

︽
科
技
使
人
變
傻
的
八
種
方
式
︾
，
小
狸
深
以
為

這
篇
文
章
實
在
是
上
帝
賜
予
廣
大﹁
科
盲﹂
的
一

種
恩
惠
，
讓
大
家
或
救
大
廈
於
將
傾
或
好
歹
能
傻

個
明
白
。

且
看
人
們
正
在﹁
變
傻﹂
的
第
一
種
方
式
：

﹁
智
慧
手
機
或
平
板
電
腦
等
所
發
出
的
藍
色
光
線

在
晚
間
會
抑
制
褪
黑
素
的
分
泌
。
褪
黑
素
是
一
種

關
鍵
激
素
，
與
人
體
生
物
鐘
密
切
相
關
。
藍
光
會

打
亂
這
一
程
式
，
從
而
擾
亂
你
的
睡
眠
規
律
。﹂

﹁
睡
眠
規
律﹂
都
被﹁
擾
亂﹂
了
而
渾
然
不
覺
，

這
是
變
傻
的
第
一
步
？
此
後
還
有
層
層
逼
近
式
，

例
如
：﹁
無
論
是
在
做
重
要
工
作
時
開
小
差
看
手

機
，
還
是
在
多
個
視
窗
間
隨
意
切
換
而
並
不
專
注

於
任
何
一
個
，
都
會
讓
你
的
工
作
效
率
下

降
。﹂
︱
︱
變
傻
！
再
如
：﹁
上
網
時
間
過
長
真

的
能
導
致
大
腦
結
構
發
生
改
變
。
有
網
癮
者
大
腦

中
的
灰
白
質
︵
即
處
理
感
情
、
調
節
注
意
力
和
做

決
定
的
部
分
︶
會
出
現
異
常
，
這
種
異
常
與
酒
癮

者
和
毒
癮
者
大
腦
的
異
常
驚
人
的
相
似
。﹂
︱
︱
變
傻
！
還

有
：﹁
當
你
知
道
谷
歌
或
是
手
機
能
幫
你
存
儲
資
訊
，
你
就

不
太
會
有
動
力
去
記
住
它
。﹂
︱
︱
只
能﹁
變
傻﹂
！

但
真
是﹁
只
能﹂
嗎
？

在
人
類
的
進
化
史
上
，
還
從
來
沒
有
過﹁
只
能
變
傻﹂
之

一
說
！
最
起
碼
：﹁
當
烏
雲
出
現
時
，
聰
明
人
就
會
披
上
斗

篷
。﹂﹁

烏
雲﹂
當
然
就
是
那
些
個﹁
方
式﹂
。﹁
斗
篷﹂
何
謂

呢
？
小
狸
想
，
人
們
將
要
披
上
的
這
件
斗
篷
首
先
應
該
綴
滿

知
識
，
它
應
該
是
一
件
知
識
的
斗
篷
。
什
麼
叫
知
識
呢
？

︽
瓦
爾
登
湖
︾
的
作
者
梭
羅
曾
經
說
過
：﹁
知
道
自
己
知
道

什
麼
，
也
知
道
自
己
不
知
道
什
麼
，
這
就
是
真
正
的
知

識
。﹂其

次
，
人
們
將
要
披
上
的
這
件
斗
篷
應
該
是
金
色
的
。
它

不
但
能
夠
驅
散
烏
雲
，
抗
爭
風
雨
，
還
能
夠
給
自
己
的
心
靈

帶
來
勝
利
的
喜
悅
。
俄
羅
斯
著
名
作
家
陀
思
妥
耶
夫
斯
基
曾

經
說
過
：﹁
倘
若
你
想
征
服
全
世
界
，
你
就
得
征
服
自

己
。﹂
。

還
有
，
人
們
將
要
披
上
的
這
件
斗
篷
應
該
是
莎
士
比
亞
式

的
，
因
為
他
早
在
︽
仲
夏
夜
之
夢
︾
裡
就
曾
對
我
們
的
現
狀

深
表
憂
慮
，
並
曾
這
樣
地
棒
喝
過
我
們
：﹁
上
帝
呀
，
這
些

凡
人
怎
麼
都
是
十
足
的
傻
瓜
！﹂

烏
雲
已
然
出
現
，
不
願
做﹁
傻
瓜﹂
的
人
們
，
趕
快
穿
上

你
們
的﹁
斗
篷﹂
吧
！

請披上你的「斗篷」 網人
網事
狸美美

有
議
員
為
增
加
政
治
本
錢
，
帶
清
貧
家
長
出

來
說
：﹁
無
錢
讓
仔
女
參
加
暑
期
活
動﹂
，
要

求
政
府
給
予
更
多
的
課
外
活
動
津
貼
。
其
實
政

府
為
清
貧
家
庭
已
提
供
有
子
女
讀
書
津
貼
和
參

加
活
動
費
用
，
現
在
要
更
多
錢
。
我
這
個
納
稅

多
年
的
不
禁
問
，
學
子
的
暑
期
課
外
活
動
為
何
成
了

社
會
責
任
？

上
一
代
人
的
暑
假
是
怎
樣
過
的
？
我
讀
小
學
開

始
，
每
年
暑
假
母
親
便
會
從
工
廠
拿
回
更
多
的
塑
膠

花
，
幾
個
孩
子
毋
須
上
學
，
可
幫
忙
穿
塑
膠
花
賺
取

學
費
。
因
為
塑
膠
料
硬
，
小
手
都
穿
破
了
皮
，
母
親

會
在
火
水
爐
上
煮
一
盆
滾
水
，
用
以
浸
軟
塑
膠
花
好

能
穿
來
較
易
，
我
們
幾
個
孩
子
與
大
人
便
在
受
烈
日

曝
曬
沒
冷
氣
的
石
屋
內
圍
着
火
水
爐
度
過
一
個
又
一

個
暑
假
。

小
學
五
年
級
，
我
的
暑
假
是
為
別
人
釘
珠
片
衣
，

舒
服
多
了
。
那
時
小
學
畢
業
或
初
中
生
，
都
會
借
別

人
的
身
份
證
，
扮
十
五
、
六
歲
去
工
廠
打
暑
期
工
，

我
做
過
原
子
粒
、
電
器
、
成
衣
等
等
工
廠
。
有
能
力

減
輕
父
母
的
負
擔
，
有
能
力
為
自
己
的
學
費
盡
點
責

任
，
我
們
幾
姐
妹
都
引
以
自
豪
。
至
大
學
，
不
用
等

待
暑
期
，
平
日
放
學
後
便
去
為
小
學
生
補
習
、
教
夜

校
，
自
食
其
力
。

當
然
今
日
的
社
會
環
境
改
變
了
，
沒
了
塑
膠
花
、

原
子
粒
廠
，
不
能
做
童
工
，
但
中
學
生
還
是
可
以
到

快
餐
店
去
做
兼
職
的
。
社
會
仍
未
變
的
是
，
只
要
願
捱
，
胼
手

胝
足
總
找
到
工
作
機
會
，
必
可
以
改
善
生
活
。

學
生
想
有
活
動
不
一
定
要
花
錢
的
。
我
幼
時
畫
個
紙
公
仔
，

再
為
它
畫
無
數
套
紙
衣
裳
，
填
上
顏
色
，
不
費
分
毫
，
既
快
樂

又
有
創
意
。
以
往
的
孩
子
不
是
自
製
米
袋
，
竹
槍
等
玩
兒
？
地

上
畫
幾
個
框
便
可
以
玩
跳
飛
機
了
。
今
天
社
會
富
裕
了
，
設
備

一
流
藏
書
豐
富
的
圖
書
館
是
孩
子
暑
假
的
最
佳
去
處
；
西
貢
離

島
青
山
綠
水
遠
足
有
益
健
康
；
到
郊
野
公
園
享
受
大
自
然
又
不

花
錢
；
公
眾
游
泳
所
費
無
幾
。
有
益
身
心
的
活
動
毋
須
一
定
要

錢
，
培
養
孩
子
知
足
常
樂
，
有
上
進
心
，
自
力
更
生
，
才
能
成

為
社
會
未
來
棟
樑
！

暑期活動社會有責？ 翠袖
乾坤
余似心

三
位
閨
蜜
傳
來
壞
消
息
；
兩
位
分
別
患

上
大
腸
癌
和
肺
癌
，
一
位
患
嚴
重
糖
尿

病
，
全
身
皮
膚
腐
爛
。
她
們
都
是
中
、
小

學
同
學
，
相
識
幾
十
年
，
曾
經
朝
夕
相

對
，
生
活
習
慣
瞭
如
指
掌
。
總
結
她
們
患

病
原
因
，
離
不
開
飲
食
壞
習
慣
。

患
大
腸
癌
的
A
君
，
晚
飯
無
烈
酒
不
歡
，

煙
不
離
手
；
蔬
菜
水
果
卻
拒
食
，
長
期
便

秘
。
為
了
美
酒
配
佳
餚
，
兩
夫
婦
的
晚
餐
很

豐
富
，
通
常
有
五
個
菜
，
包
括
燒
鴨
或
叉

燒
。A

君
做
手
術
割
除
三
分
二
大
腸
，
煙
酒
戒

斷
了
。
月
前
和
她
去
廣
州
探
親
，
同
住
一
酒

店
房
間
，
電
視
機
開
至
通
宵
達
旦
，
不
肯
睡

覺
。
她
說
，
害
怕
一
閉
眼
就
長
眠
。

患
肺
癌
的
B
君
已
移
居
馬
來
西
亞
，
每
次

返
香
港
就
要﹁
搵
好
嘢
食﹂
。
她
沒
兒
女
，

丈
夫
不
忠
，
生
活
富
裕
；
除
了
吃
，
別
無
所

好
。﹁
唔
通
留
番
啲
錢
俾
老
公
去
滾
咩
？﹂
她
說
。

B
君﹁
食
好
嘢﹂
的
地
方
是
鏞
記
和
福
臨
門
，
餐
餐
大

魚
大
肉
。
我
討
厭
這
種
不
計
後
果
的
放
縱
，
拒
絕
再
陪
她

去﹁
享
樂﹂
。
因
為
是
閨
蜜
，
可
以
暢
所
欲
言
；
我
問

她
；﹁
你
老
公
知
道
你
生
癌
，
係
咪
好
開
心
？﹂

患
糖
尿
病
的
C
君
，
肥
胖
懶
惰
，
不
肯
運
動
；
除
了
行

公
司
，
天
天
對
着
電
視
機
，
不
停
地
吃
、
吃
、
吃
。
某
日

陪
她
行
公
司
，
突
然
見
她
滿
頭
大
汗
、
臉
色
如
白
紙
，
嘴

唇
發
抖
，
我
怕
得
哭
起
來
。
路
人
給
她
吃
下
糖
果
，
她
慢

慢
轉
好
了
。
這
時
候
我
才
知
道
，
糖
尿
病
發
是
如
此
恐

怖
。C

君
是
烹
飪
高
手
，
過
年
過
節
可
以
煮
得
出
一
桌
酒
席

宴
客
。
她
的
拿
手
招
牌
菜
是﹁
五
花
腩
燜
芋
頭﹂
，
那
天

同
學
聚
會
，
她
又
煮
了
這
道
菜﹁
演
嘢﹂
，
我
趁
機
勸
她

注
意
飲
食
，
她
竟
然
怒
吼
；﹁
無
得
食
，
我
不
如
跳
樓

死
。﹂
現
在
她
皮
膚
腐
爛
，
真
是
生
不
如
死
。

閨
蜜
患
病
，
我
寢
食
不
安
。
清
茶
淡
飯
是
最
高
享
受
，

何
樂
而
不
為
？

食得不是福

琴台
客聚
潘國森

跳出
框框
蒙妮卡

七月，南中國小島上的天氣，悶熱翳焗，天上烏
雲流竄，時而傾下一場陣雨，人們的心情難免也受
了影響，有些兒抑鬱氣頂；我拖着沉重的腳步走進
了殯儀館，來賓眾多，排着隊在弔唁冊上簽名、鞠
躬致敬，望着黃永剛先生的彩色遺像，栩栩如生，
不過那應該是二十年前的模樣，近年，病魔折磨下
的他已老了許多消瘦了不少。我見靈前陳放着爐
香，遂誠心地向校監奉上清香一炷，但願這化作心
香一瓣，「一瓣心香只念茲」，送上懷念尊敬祝禱
與追思：懷念校監的為人，尊敬他的敬業樂業，祝
禱他的事業後繼有人，追思數十年來他在我心中的
形象。
前來致悼的來賓多是教育界和工會朋友，年輕的
學生和坐輪椅的長者。鄭耀棠在招待着張曉明、梁
振英；我記得有一次得知鄭耀棠頸椎有問題，平素
很寡言的校監開會時問工會中人：「棠仔怎樣
了？」顯出了關懷和愛護。如今，棠仔在靈堂主持
喪禮，校監應該拈花微笑。攀旗自有後來人，愛國
愛港的事業會薪火相傳不息。
我真正認識永剛先生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在廣東省
人民代表大會，他和時任中華總商會副會長的葉若
林、中聯辦的王如登是港區代表進入常委會的。但
是，早十多年，當我擔任省政協港區委員時，由於
很多時開會和人大一起，所以也知道其人。尤其是
在廣州開大會，晚上港區代表和委員都會在同住的
賓館消夜，聚在一起暢談甚歡。後來，一個偶然機
會，才知道永剛先生就是半世紀多前《文匯報》副
刊「黎於群」寫作小組的主力，這就把我們的友誼

拉到更早。上世紀五十年代，雖然在有名氣的「官
立」中學唸書，但是新成立的祖國政府那蒸蒸日上
的活力和面貌觸動了我們想及個人與國家、前途和
理想的重要課題。進步學校的朋友和報章刊物是幫
助我們思考的良伴，《文匯報》的「生活信箱」是
每天必讀的專欄，而「黎於群」便成為我可以談心
的諍友。當知道了永剛先生是這專欄的主將後我很
興奮地對他說：「校監，原來五十年前您已經是我
的良師！」永剛先生在廣州解放前在那兒唸大學，
起初我還以為他是在中山大學，因此我也曾尊稱他
作「師兄」。廣州解放後來港，在新界林村初執教
鞭，不久便轉入勞工子弟學校，從此心繫勞工菁莪
樂育，歷任教師主任校長校監，在他辛勤勞動下，
勞校擴展為具有多所學校的教育機構，他也榮任主
席，而後因年高而轉任榮譽主席直至去世，服務勞
校六十年，窮畢生精力、克勤克智、任勞任苦為培
育有為青少年工作。
有關永剛先生從事教育的貢獻，具實的我知之不

多，尤其是早期開山劈石的拓展工程，只不過從朋
友口中略知一二。恰巧在靈堂追思之際坐在同是原
廣東省人大代表、工聯會老負責人潘老旁，承他介
紹了勞校初期與港英教育當局的鬥爭、如何克服無
理的干擾和壓制，以及勞校師生的艱苦奮鬥。校監
的次女黃川給我憶述長期以來，永剛先生每天都早
出晚歸，在家只匆匆休息幾小時便又出去工作，為校
務操心，為抵禦港英政府的壓制而抗爭，為籌募辦學
資金而奔跑，為幫助勞工子弟能得入學而呼籲……
從日後我所認識的校監精神結合我所知道的回歸前

港英教育當局的方針政策，我完全可以想像到在那
艱難年代校監和勞校的處境和他們的克難精神。
當然，當我們成為廣東省港區人大代表的時候，

日月已換了新天，勞校機構已經培育出很多為國為
港服務的偉材，勞校的規劃迭經發展已經成為一個
多層次多方面的教育機構。不管永剛先生職位的變
化，我仍是稱呼他作「校監」，而且深深記着「黎
於群」曾給予我的啟迪：他是良師也是可以攜手共
進的戰友。
參加廣東省人大工作期間，他積極認真，發言和

撰寫文件都中肯明確，排除套話泛言，立論精練一
語中的。調研訪問親歷其境認真落實，主持項目有
始有終。在清遠捐建學校冒烈日酷熱和交通不便汗
流浹背多番奔走；在江西鄱陽湖口頂着朔風雪雨訪
問貧苦學童為他們籌建學校。每一次廣東省人大常
委會組織的港區人大代表參觀視察活動他都身先士
卒熱情參加。臨近香港回歸祖國的時刻，他和葉、
王兩位常委加上熱心的球叔等倡議成立「粵仁達聯
誼會」，以期回歸之後廣東省再沒有港區人大代表
席位，而使以前各屆廣東省港區人大代表可以繼續
力所能及地為港人港事愛國愛港工作服務，遂成立
了這組織。永剛先生是創會副會長，雖然會的規模
不大而且也缺乏常設會所，但是在他領導之下，活
動相當頻密。通過每月例會組織了座談、與內地交
流和與廣東省人大常委會的聯繫，舉辦了多次到內
地參觀訪問、辦學和捐助災區活動。每次他都親力
親為各事兼顧，大如節目安排小至督促報名他都全
面掌握，充分體現了他數十年如一日的認真耐勞刻

苦精神。
在喪禮的來賓接待處放有一冊精緻訂裝的《爸爸

的話——黎於群的筆》，裡面影印了若干篇上世紀
九十年代初期永剛先生在《文匯報》刊出的文章，
專欄名曰：《黎於群七日談》和《香江新語》。其
實，這些小品只是永剛先生浩如煙海的為青年分憂
解困勵志給力報端專欄中的小部分。不久前，《文
匯報》「采風版」方芳的《懷念黎於群》簡括地追
溯了永剛先生與「文匯」的關係：上世紀五十年代
至八十年代以他為主的寫作組曾在「采風版」主持
過「思想與生活」和「生活信箱」專欄，自1951
年9月1日至1988年10月16日，歷時37年。但本
文上述的兩個不同名字的專欄的最後一篇是1995
年5月23日刊出，也就是說「黎於群」通過《文匯
報》和年輕人做了44年的知心朋友。上世紀五十
年代早期的作品大多是和青年談個人的生活、升
學、戀愛、家庭、信仰、前途等問題，是在「小
我」的範圍，而九十年代的文章，則傾向於論及社
會人生以至回歸前後的大是大非，內容擴大到「大
我」。篇篇珠玉對年輕人都有切身的啟迪和幫助，
直至今天我仍深信這些文章的作用。當看到目前香
港有些青少年，竟然不務正業走上邪道，不好好讀
書修業學好文化道德，做個端正的中國人，反而聽
信宣揚所謂西方民主及受外國反華勢力唆擺的人，
對社會一切都不滿，驕傲自大自毀前途。四十多年
來的孜孜不倦在報端發文的「黎於群」今天別我而
去，很希望這正氣的聲音繼續有人發揚光大，啟發
和端正我們的時代青年。
永剛先生走了，我扶着那深沉的棺槨，彷彿有一

股暖流透過木板滲過手套傳進臂彎；像昔日握着校
監的手一樣，我感到了那種堅定的信仰和無邊的毅
力。相信勞校的教育精神會發揚光大、香港的青少
年會得到正確的指引走上愛國愛港的光輝大道！校
監，放心吧，祝您走好！

悠悠的哀愁 殷殷的悼念

百
家
廊

韋

剛

過
去
很
多
人
家
的
院
子
裡
都
搭
有
一
個
竹
架
，
下
栽
一
株
葡

萄
籐
，
細
細
長
長
的
籐
葉
順
着
架
子
四
處
攀
援
蔓
生
，
有
時
還

能
吸
附
到
牆
上
和
天
台
上
，
成
為
天
然
遮
蔭
散
熱
的
綠
葉
空

調
。
人
們
晚
飯
後
，
端
一
張
靠
椅
坐
到
葡
萄
籐
架
下
面
，
搖
着

蒲
扇
乘
涼
談
天
，
是
早
期
城
市
裡
的
經
典
民
居
風
景
。

不
過
，
這
種
庭
院
葡
萄
只
能
作
為
一
種
縮
微
的
園
林
造
景
，
慰
藉

人
們
孤
寂
而
貧
乏
的
心
靈
，
果
實
很
少
會
有
人
拿
來
吃
。
因
為
結
出

來
的
葡
萄
每
顆
只
有
小
指
甲
蓋
大
，
青
鬱
鬱
的
，
丟
一
顆
到
嘴
裡

嚼
，
那
酸
巴
溜
丟
的
滋
味
，
讓
人
難
以
下
嚥
。
昔
日
有
一
鄰
家
小

兒
，
鄰
人
摘
一
顆
青
葡
萄
逗
他
，
小
孩
子
噙
在
嘴
裡
不
覺
睡
去
，
到

了
第
二
天
，
一
口
乳
牙
盡
皆
被
酸
脫
。
加
上
過
去
的
物
流
不
暢
，
人

們
很
難
吃
到
產
自
北
方
的
佳
種
葡
萄
。
明
代
筆
記
︽
五
雜
俎
︾
曰
：

﹁
西
域
白
蒲
桃
，
生
者
不
可
見
，
其
乾
者
味
殊
奇
甘
，
想
可
亞
十
八

娘
紅
矣
。﹂
記
敘
的
內
容
就
與
我
幼
時
的
生
活
形
態
相
彷
彿
，
因
為

在
過
去
，
我
們
也
從
沒
見
過
產
自
數
千
里
之
外
的
西
域
葡
萄
，
只
能

從
甘
甜
味
美
的
葡
萄
乾
，
想
像
那
種
果
實
穗
結
、
酸
甜
多
汁
的
風

味
。近

年
嶺
南
的
果
農
大
量
引
種
葡
萄
，
我
才
知
道
氣
候
潮
濕
炙
熱
的

南
方
種
不
出
好
葡
萄
是
一
種
誤
解
。
就
我
在
鄉
間
所
見
，
經
過
嫁
接

栽
培
、
長
勢
良
好
的
葡
萄
，
一
串
少
說
就
有
一
公
斤
重
，
豐
碩
滾
圓

的
果
實
，
色
澤
紫
紅
，
每
顆
都
有
鴿
蛋
大
小
，
在
酷
烈
的
陽
光
照
射
下
，
彷
彿

通
透
的
一
般
。
到
了
最
熱
的
暑
伏
時
節
，
葡
萄
就
開
始
大
量
上
市
了
，
有
時
候

路
邊
的
臨
時
市
場
，
半
條
街
都
是
賣
葡
萄
的
小
攤
。
買
的
人
也
是
各
有
用
途
，

除
了
作
為
水
果
食
用
，
也
有
人
是
用
來
做
菜
調
劑
口
味
。
乃
借
葡
萄
的
甘
酸
多

汁
，
作
為
糖
醋
菜
的
調
味
料
，
如
葡
萄
魚
、
葡
萄
雞
，
都
是
用
葡
萄
汁
調
和
酸

甜
，
注
入
一
縷
清
新
的
果
香
，
使
之
味
道
更
為
天
然
，
口
感
更
為
柔
順
。

平
日
喜
歡
喝
一
杯
的
人
，
遇
到
這
等
時
機
，
就
要
開
壇
自
己
釀
酒
了
。
尤
其

是
人
們
近
年
對
食
品
安
全
多
心
懷
隱
憂
，
覺
得
還
是
自
己
釀
的
水
果
酒
最
為
天

然
純
正
，
故D

IY

的
人
也
是
越
來
越
多
，
從
老
人
、
主
婦
到
酒
徒
，
很
多
人
一

買
就
是
幾
十
斤
葡
萄
進
行
自
釀
，
以
快
酒
人
之
臟
腑
。
其
法
為
，
將
葡
萄
一
粒

粒
從
枝
莖
上
摘
下
，
用
水
洗
淨
後
晾
乾
。
若
是
葡
萄
上
有
水
餘
瀝
未
乾
，
釀
出

來
的
酒
就
會
發
酸
變
質
。
接
下
來
把
葡
萄
逐
一
擠
破
，
層
層
鋪
放
到
瓦
壇
內
，

每
一
層
葡
萄
須
撒
放
一
層
冰
糖
作
為
酒
引
，
然
後
封
緊
壇
口
，
令
其
發
酵
。

三
國
時
，
鍾
會
有
︽
葡
萄

賦
︾
誇
讚
葡
萄
的
淑
美
，﹁
仰

承
甘
液
之
靈
露
，
下
歙
豐
潤
於

醴
泉﹂
。
釀
葡
萄
酒
的
過
程
，

就
是
仰
承
葡
萄
的
甘
液
，
醞
釀

出
靈
露
。
數
日
後
，
瓦
壇
內
便

有
酒
漿
源
源
滲
出
，
雖
然
與
工

業
化
生
產
的
紅
酒
相
比
，
醇
釅

不
足
，
但
也
是
淡
而
有
風
致
，

冰
鎮
後
飲
用
，
風
味
猶
佳
。
不

少
人
走
親
訪
友
，
會
拿
自
釀
的

葡
萄
酒
作
為
手
信
，
是
很
貼
心

的
禮
物
，
能
夠
勾
起
人
們
的
一

段
具
有
家
園
之
愛
的
芬
芳
記

憶
。

淑美的葡萄 五味
人生
陶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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